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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坑秋色

我小的时候，大伯还不到 60 岁，
虽然头顶的头发掉了很多，但几根稀
疏的头发，往脑后一梳，看起来还很
周正。红红的脸膛，似乎很有力气，
但他就是干不动活。

我 问 大 伯 ，别 人 天 天 去 田 里 干
活，你为什么不去？大伯说，大伯当
兵打仗时受过伤，肺里有毛病，干活
就喘不过气，会死的。大伯这样说，
我是信了。因为大伯抱我过溪时，我
听到他喘得特别急。但当我把大伯
的话说给村里的人听时，村里的人却
说，你别听他的，谁不知道你大伯是
个懒汉呀，他是为他的偷懒推脱编故
事骗你的。村里人这样说，我就迷糊
了，大伯和村里的人，到底谁说的才
是真的呀？

因为干不动活，大伯吃了不少苦
头。最不幸的，就是大伯母与大伯离
了婚，大伯不得不带着两个尚未成年
的儿子艰难生活。

那年月，农村粮食很困难，勤俭
的家庭都会种些玉米、番薯之类的杂
粮补充短缺。但对大伯来说，别说种
不动这些杂粮，就连上山砍柴也很是
勉强。因此，有饭没菜，有菜没油，有
油没盐，这些情况常常都会在大伯家
里出现。

生产队里的人都认为大伯是懒
汉，劝说大伯去干活赚些工分。有几
次逼急了，大伯也卷起裤管下田去，
但没干两天，大伯就咳得不能动弹
了。大伯说，我当兵打仗肺里受过
伤，干活会死的。队里的人不信，都
说大伯是偷懒说假话，甚至认为他咳
得面红耳赤也是装出来的。有人还
威胁说，你再装病不干活，就不分你
口粮了。

不过，队上的人说说而已，并没
有克扣过大伯一家的口粮。因为，按
照大伯自己说的，他是因为革命才受
的伤。而且，有次开大会，公社干部
老陶也当着全大队人的面说过，大伯
是老革命，他家缺粮就缺粮，记住账
就是了，该分的粮食必须分给他，一
两也不能少。退一步说，他有两个儿
子，缺些粮，欠点账，还愁他还不上？

公社干部的话很管用，队上的人

虽心存不满，但不再叫大伯去干活
了。

我印象中，大伯最喜欢说的事，
就 是 他 参 加 叶 飞 部 队 当 兵 打 仗 的
事。说他枪法有多准，一枪打一个，
打死过多少敌人；说首长如何安排他
在甘竹山与半岭交界的排锁际守哨，
那里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非常
险要；说他曾见过叶飞，还与他说过
话。叶飞长什么样？叶飞嘛，瘦高个
子，有点像我们村里某某某的样子；
说他好几次夜间偷偷回家看望母亲，
却不敢在家里过夜，而是躲到离村不
远的野源桥去睡。如果在夏天，他就
躺在桥凳上睡一觉。如果在冬天，他
就从附近田间抱来稻草，在稻草堆里
将就一晚。第二天，他早早就上路
了。那些年，他在野源桥睡过，在后
山桥、后坑桥睡过，在庆元、政和一带
的无数廊桥里都睡过。

大伯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他在后
山桥遇险的经历，那真是死里逃生。
那天夜晚，他从安溪去锦平执行任
务，在安溪与后山交界的路上，与两
个喝得醉醺醺的保安队员相遇，其中
一个认出了大伯。他们揪住大伯就
打，大伯人虽不高，但力气很大，三下
两下就打倒了一个。大伯腾出手对
付另一个时，倒地的那个摇晃着爬起
来，捡来一块石头双手托举想砸大伯
的头，大伯把头一偏，腾腿一跃，石头
就砸向了大伯的胸部。大伯立即口
吐鲜血，差点昏死过去。大伯见势不
妙，忍着剧痛快速向后山桥方向逃
去。逃到后山桥头时，大伯并没有过
桥，而是从桥头下到溪面，躲到了廊
桥的桥梁底下。两个保安队员踉踉
跄跄追到后山桥，还一路追到后山村
头，但仍不见大伯踪影，就骂骂咧咧
回去了。大伯在桥梁下躲到后半夜，
不见有动静，就悄悄沿溪边走了一
段 ，然 后 忍 痛 上 路 ，连 夜 赶 到 了 锦
平。大伯说，就是那一次，他肺里就
落下了毛病，经常胸闷气短，一干活
就喘不过气。

每次说完，大伯就仔细看看我。
大伯看我总是认真聆听的样子，就长
长吁一口气，竖起大拇指说，就你这

个侄儿信大伯说的话，真是我的好侄
儿！别人都说我吹牛。唉，实实在在
的事，怎么是吹牛，我吹什么牛呀？

大伯当兵打仗那些事，虽然他极
想说给村里的人听，但每次不等大伯
说完，就有人拿大伯开玩笑，脚踩不
死你，石头也砸不死你，你比小蚂蚁
厉害多了。大伯脸红了。后来，大伯
就不再想在村人面前提他自己当兵
打仗的事了。

大伯 70多岁的时候，庆元县民政
局认定他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
军”，每月都有生活补助费发给他，还
赠予他一根很漂亮的拐杖。那拐杖
上有一行字，写着“抗战前参加革命
老红军”。那时大伯虽没瘸腿，但常
常手扶拐杖走路，人走到哪，拐杖就
跟到哪。直到这个时候，村里的人才
渐渐改变了对大伯的看法，说大伯自
己说当兵打仗那些事，也许不全是假
的；他一直不干活，也可能不是因为
偷懒，而是肺里真受过伤，真有毛病，
真干不动农活。那么，他平日里看起
来红红的脸膛，也并不是什么血脉旺
盛，而是胸闷气短憋的了。

但是，村里的人还是想不明白，
当过红军，怎么不去找国家要点啥
呀？当过红军，还不当干部吃皇粮
去？当过红军，还不退休离休去？当
过红军，怎么什么也没得！这，这不
傻吗？

当年，村里的人就是这么质疑大
伯的。

村里的人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
大伯呢？我想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一是大伯当年参加红军的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秘密的事，家里
的人从不敢提起。时间一长，大家只
知道大伯当过兵，至于当什么兵并不
清楚；二是解放初期，因为国家处于
困难时期，对大伯这样在老家附近参
加革命的人，回乡后并没有什么优抚
待遇，大伯与其他农民一样，必须靠
生产劳动吃饭；三是尽管大伯是个病
人，但他从没向国家伸过手，哪怕在
他生活十分拮据的时候，也没向国家
开过口。这样一来，他自己所说的当
红军打仗的事，大家就都认为他是信

口雌黄了。
每 当 遭 人 白 眼 ，被 人 质 疑 的 时

候，大伯也不争辩，只轻轻叹口气，轻
轻说一句，你们不信就算了，你们不
信我也没办法。

就在庆元县民政局认定大伯是
“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之后，我
曾反复问过大伯，当年生活那么困难
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找一找上级，要
求解决一些困难？大伯说，我回到村
里后，因为肺里有毛病，基本上没干
什么活，队上的人虽然不相信我当兵
打仗那些事，认为我是装病不干活，
但从没克扣过我一家的口粮，而且，
每年上级拔下的救济粮，还总把我一
家列在前头，没让我一家饿着，我心
里已经千恩万谢了。说到底，那些年
是队上的人养活了我一家，我还能不
知足吗？

大伯死于 1999年。按规定，大伯
的骨灰可以存放在石龙山烈士陵园
里。大伯的骨灰进烈士陵园的那天，
是七月里的一个大晴天。没有鞭炮，
没有乐队，堂哥抱着大伯的骨灰盒走
在最前面，伴随一路的低泣声，我们
沿咏归桥、咏归横路、烈士陵园石坊
大门缓缓前行，在叶飞副委员长的题
词前，堂哥稍作停留，算是大伯向大
首长敬个礼，然后继续缓缓向上前
行，横穿丹心亭，把大伯送进了石龙
山烈士陵园西侧的陵墓。

大伯的骨灰能进入石龙山烈士
陵园，这是国家对大伯一生最大的褒
奖。曾经饱受村人垢病的大伯，终于
有了一个无限光荣的归宿。

2019 年，在庆元县委宣传部编印
的《庆元革命故事集》里，有一篇题目
叫《甘竹山转移战斗》的文章，文中就
提到了大伯的名字。那段文字是这
样表述的：“因安南入闽的地理位置
的关键性，红军在方塘村设立了地下
交通联络站，用于浙闽之间人员转移
和情报交流，该村村民吴裔春等 20余
人，衕头村陈远生等 10 余人，还先后
参加闽东红军，编入了二纵队胡英山
分队。”

吴裔春即是我的大伯。

我 的 大 伯
吴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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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知道油冬菜是芸苔属，我竟莫名欢喜
了很久。

芸苔两个字，都好，并在一块儿，更显素
雅。让油冬菜这种在庆元山村里普通得不能
再普通的蔬菜，瞬间有了光芒。

浙西南的冬天，北风穿过山林袭来，料峭，
凛冽。一整个冬天，餐桌上不变的就是这白绿
相间的油冬菜，也正是这热气腾腾的油冬菜，
温暖了庆元人一个又一个冬天。

庆元人是智慧的。一颗小小的油冬菜，稍
微变变花样，就变得五彩纷呈了。除了清炒油
冬菜，庆元人的餐桌上，还时常有鲜笋炒青
菜。庆元盛产香菇，一盘青菜香菇便又让人回
味无穷。而将油冬菜烧到极致美味的，当属油
菜火锅了。

小时候，我家的菜地就在厨房后头，蔬菜
都是随采随吃的。快到晚饭饭点，干完农活的
母亲就会吩咐我到菜地里摘两三棵油冬菜
来。我将这些叶片肥嫩、叶柄光滑洁白的束腰
植物摘下之后，拿到山中引来的泉水里一片一
片掰下来洗净。母亲将清洗过后的油冬菜切
下来，在大锅里加上一大勺猪油，再将事先备
好的五花肉片、香菇片、鲜笋片、豆腐泡，一股
脑地倒入柴火灶的大锅里翻炒，待到油冬菜炒
至七八分熟，再将画龙点睛的酒糟舀一大勺放
入锅中翻炒均匀，便可以将这红绿搭配的美味
装进小铁锅里。等父亲农忙回来，已经天黑
了。母亲将柴火烧剩下的大块木炭拾掇放进
红泥小火炉里，再将盛满油冬菜的小火锅放上
去，一家人就可以开始享用晚餐了。

庆元人的智慧，还体现在将酒糟的用途发
挥到极致。酒糟肉、酒糟肠，甚至烧猪脚也是
要放酒糟的。而酒糟在这油菜火锅里，更是让
平平常常的几样食材的味道变得更加华滋丰
厚呢！

不知从何时起，有聪明的商家将这家常美
味的油菜火锅搬到了风味小吃店里。庆元的
街头，就有好几家油菜火锅店，其中胖嫂油菜
火锅开的时间最长，味道也好，在庆元最为出
名。

庆元人也特别乐意选择去小饭馆里吃油
菜火锅。前几日傍晚，就我和儿子两个人在
家。“我们俩晚上就去吃油菜火锅好了！”我提
议，儿子满脸欢喜。于是我们骑着小电驴来到

“胖嫂油菜火锅店”。店里已有好些食客了。
我和儿子点了二人份的油菜锅，找了个安静的
位置坐下。

疫情之后，我们便很少出来吃饭。看着饭
店里人来人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亲切。仿佛
穿过时光，又找回粗糙潦草的人间烟火气。我
喜欢这样的烟火气，它自带温暖，让人感觉到
生生不息的希望。

不一会儿，冒着热气的油菜火锅就上来
了。那扑鼻的香味把肚子里的馋虫都勾了出
来。我和儿子马上自己跑到饭甑边上盛了两
大碗白米饭过来，准备开吃。庆元油菜火锅店
的白米饭，都是用大木饭甑炊熟的，米饭里会
融入一股特别的木香，让人食欲大增。就着酒
精炉上的油菜火锅，在家只吃半碗饭的儿子，
居然破天荒地吃了一碗多的大木甑饭，还喝了
一大碗米汤。

莲都的朋友告诉我，庆元油菜火锅在莲都
受欢迎的程度可不逊于庆元，早已布满大街小
巷了呢！这些油菜火锅店都有共同的特点，店
面不大，价格实惠，油菜火锅好吃。

庆元山区生态好，境内海拔 800米以上的
高山台地种植出来的高山蔬菜，生长缓慢，需
要吸收更多的阳光和养分，不仅口感好，营养
价值也高（若是被霜打过的油冬菜，品质更
佳），这也许是庆元油菜火锅受追捧的其中一
个原因。庆元人实在、朴素，饭店里的油菜锅
不仅味道好，还分量十足。庆元人喜欢用大饭
甑做饭，大碗喝米汤，这也成了庆元油菜锅饭
店的一大特色。私以为，质朴大气，味美价
廉，是油菜锅风靡丽水的另一个原因吧!

有时想，如果没有油冬菜，浙西南山村里
的冬天该有多寂寥？如果还有雪，一家人围着
红泥小火炉吃着油菜锅，便可以成为冬天里最
温暖浪漫的场景了！

庆元油菜火锅
吴丽娟

单 位 在 家 的 东 南 角 ，从 家 到 单
位 步 行 ，如 果 从 小 区 西 门 出 发 是
1000 步，从北门出发也是 1000 步。

西 门 出 发 ，是 一 条 笔 直 的 林 荫
道 ，树 木 高 大 ，形 成 一 个 天 然 的 穹
顶，树下是绿色石砖，下雨的日子雨
滴落在树叶上 ，再从树叶上滑到砖
上 ，两重绿色交融在脚下闪着幽深
的水光，非常好看。

树高了，自然是鸟儿的主场，每
日路过 ，各种鸟儿在头顶叽叽喳喳
吵吵闹闹 ，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刚
开始有点担心，担心会有鸟屎落下，
后来发现是自己多虑了，450 步的林
荫道 ，只有一棵树下遍布鸟粪。记
得有次和女儿小果路过看到一地斑
驳 ，还笑称这棵树是鸟儿们的卫生

间 ，以后路过要走快一点。林荫道
的左手边十几米处是内河 ，一年四
季，迎春、海棠、杜鹃、玉兰、樱花、月
季、山茶次第开放，还有很多叫不上
名字的花花草草隐藏其中。

海 棠 开 时 ，我 在 想 ，这 一 枝 别
致，要是画在纸上肯定好看，赶紧拍
下 来 ；玉 兰 开 时 ，发 现 一 朵 含 苞 待
放，好看好看，赶快拍下来有空画个
扇面；秋风起，枫叶红，太好看了，拍
下拍下，以后肯定用得着⋯⋯

于 是 ，手 机 里 攒 了 上 千 张 上 班
路上的美丽 ，却一张都没有落在纸
上。

北门出发去单位，先向东走 300
步 ，然 后 再 向 南 500 步 ，其 他 200 步
留给楼梯。

向东的 300 步，右手边是高大的
金桂 ，金桂树下是一排整整齐齐的
粉色杜鹃，金桂后面的铁栅栏上，随
意缠绕着凌霄。初春 ，粉色杜鹃先
开，如一条摊开的锦缎，要是遇上下
雨天，好像从水中刚捞出来一样，柔
软又多情。初夏，凌霄花开，先是星
星点点，再是繁花满树，后又是星星
点点，一直持续到 11 月，凌霄花最适
合画小写意 ，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
风情万种。

左 手 边 是 机 动 车 道 ，绿 化 带 里
种 了 一 排 木 槿 ，木 槿 树 下 是 彼 岸
花。从盛夏开始 ，彼岸花和木槿结
伴 开 放 ，在 我 眼 中 ，这 两 种 花 都 是
特立独行的 ，不知道是不是园艺师
特意安排她们俩做邻居。彼岸花是

高 冷 的 ，每 一 株 都 是 独 自 站 立 ，各
开各的花 ，一朵和一朵掌握着友好
的 距 离 ，互 不 打 搅 互 不 成 全 ；木 槿
花 是 决 绝 的 ，朝 开 暮 落 ，早 晨 五 六
点 钟 开 ，晚 上 六 七 点 钟 凋 谢 ，昨 天
看到的那朵已成过去 ，不留一丝回
旋余地。

金 桂 自 不 必 说 ，东 西 南 北 的 风
已经竞相传递着它甜蜜的消息 ，满
眼的金黄色也会让人心头一颤。

于 是 ，从 春 到 秋 ，从 夏 到 冬 ，我
都是按照花开的顺序选择上班的路
径 ，桂 花 开 时 走 北 门 ，茶 花 开 时 走
西门 ，要是撞上杜鹃和玉兰竞相开
放 的 季 节 ，那 就 从 西 门 去 单 位 ，从
北 门 回 家 ，刚 好 走 一 个 完 整 的

“回”⋯⋯

从家到单位是1000步
六楼的七七


